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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史料，会发现泥螺的别名为吐
铁，取自“岁时衔以沙，沙黑似铁至桃花
时铁始吐尽”。又如在《明天启舟山志?
物产》中有这么一段记述：“土铁，蜗属，
形大如豆，壳薄，生海涂中”。到了清朝，
有一本《定海厅志?鱼之属》中又是这样
记载的“梅月盛,土人涤去涎,然后盐浥
母涂者佳”“出县东北桃花山名桃花吐
铁”，大致的意思即是，桃花岛泥螺，到了
每年梅雨季节前后，洗干净泥螺后用盐
腌渍，风味俱佳。泥螺也有被称为“土
蛈”的，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大概是因
为形状类似于藏在泥土里的黑色“蜘
蛛”。在1910年10月的《四明日报》中有
一篇《土蛈之稀贵》报道中提到，桃花岛

一直以来盛产“土蛈”，味道最是美味，每
年海产店销售数量能够达到“二三百
桶”。但桃花岛的“土蛈”产量减少以后，
相邻的朱家尖顺母涂的泥螺价格涨了十
倍。可以从这则新闻里看出来，泥螺是
喜欢吃海鲜的人们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
的美味珍鲜。

宋朝有人还为泥螺专门作了一首
诗：“出身沙际海洋洋,无识无知无酌
量。敢与蛟龙争化雨,肯同鱼鳖竞朝
阳。免冠喜脱三途难，吐舌甘从五鼎
烹。缧网若遭渔者手,辛酸乞尽百年
长。”

舟山的泥螺在民国时代已经远销
香港、南洋，每年大约在三吨上下，也获

得了“中国泥螺，定海之最”的美誉。这
里的定海是指“定海县”，即舟山群岛。
而舟山群岛里泥螺的品质最佳的其中
三处地方即马目、桃花岛与朱家尖顺母
涂。

在民国时候，朱家尖的顺母涂盛产
泥螺的滩涂已经达到“二万五千亩”，泥
螺和蛏子满足了当时岛上居民的生活需
要。在泥螺产量最大的时候，无论年纪
大小都要下滩涂捡泥螺，一人可以捡十
斤左右，或是自行转卖到沈家门，或者由
专门的人收起来卖到其他地区。甚至当
时的渔民小学还在泥螺汛期设置了“泥
螺假”。

至于泥螺怎么吃才最得精髓，明代

《食物本草》描述的是“以腌藏糟浸，货之
四方，以充海错”。同个时期的《宋氏养
生部》也记载：“吐铁，宜醋，腌者复糟，宜
醋”。

清代《随园食单》提及的吃法是“吐
铁……用酒酿浸之，加糖则自吐其油，名
为泥螺，以无泥为佳”。而在清代中期的
烹饪大书《调鼎集》中，有过一段对泥螺
作法最详尽的记载：“糟泥螺，先将泥螺
用白水与白酒泡淡，后用白酒酿一分、虾
油三分和匀，以泥螺用洋糖拌过，半月浸
入坛中便好。甜槽亦妙。”

这些记载都介绍了泥螺的具体腌制
方法，更是说明古人已经对泥螺的吃法
已经非常有研究了。

闲话古人眼里的泥螺
□靖茗

墨鱼俗称乌贼，是四大经济鱼类之一，也是
舟山人挚爱的“舌尖美味”。历史上，普陀区范
围内，墨鱼产量最大的是东极的青浜、黄兴、庙
子湖一带。其次是桃花岛与虾峙岛附近海域。

这种温水洄游鱼类，在每年立夏过后，沿着
海岸洄游至水深10米到20米处的礁石周围，并
在马尾藻、羊栖菜茂盛的岸边产卵繁殖。渔民
就此现象总结出了“立夏吃蛋，乌贼满篮”，又根
据风向总结出“立夏东南风，乌贼匆匆入山
中。立夏发南风，乌贼好起畚”等渔谚。中街
山渔场、嵊山渔场的乌贼汛，谷雨见苗，小满、芒
种为旺发期，更是有“立夏上山，小满生蛋”之
说。

端午节前后，是一年中捕捞乌贼的最好时
节。根据记载，普陀一带的渔民捕捞乌贼的方
法主要是笼捕和网捕两种模式，其中网捕又分
为张捕、拖捕、照捕和打捕四种方法。

“乌贼喜灯光”，渔民早期使用火光，后来又
调整为灯光，吸引乌贼群，这就是“照捕”。这是
最为常见的一种捕捞方式。此外，还有趁着乌
贼在岸边产卵、个体浮出水面等时机进行撒网
捕捞。

舟山人食用乌贼的记载最早见于元大德二年
（公元1298年）编修的《昌国州图志?物产》一书。
乌贼不仅入口美味，而且还有颇为养生的药用价
值。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一书中对乌贼骨
药效有这样的记述：“乌贼鱼骨，味咸微温，主治女
子漏下、赤白经汁、血闭、阴蚀、肿痛、寒热……”

舟山渔场乌贼的产量素来占全国之首。民
国时期，在定海与沈家门的码头上，收墨鱼鲞的
商行就有上百家，雇佣工人剖晒墨鱼鲞的厂大
概有五六十家，当然也有渔民自己剖鲞晒卖。
这些鱼鲞一般都热销到厦门、汕头、香港等南方
地区。

上世纪60年代，舟山渔场的年平均产量为
2.3万吨，占到浙江省平均年产量4.3万吨的
53.49%。每年春汛后，鲁家峙到处都是剖晒乌贼
鲞的工人和晾晒乌贼鲞的成片竹笠子，景象颇为
壮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因为过度捕捞与海洋
污染，导致乌贼资源衰败，渔汛旺发的情况不
再。近年来，随着政府和渔业部门在增殖放流上
的努力，乌贼逐渐又回归到了舟山人的餐桌上。

墨鱼往事
□文均客

2015年元旦后，我参加了《普陀教育
志》编写工作，四位编写人员历时两年编
写完稿，于2017年6月印刷第1版《普陀教
育志》，与广大教师见面。

翻阅至《普陀教育志》711页，为附录
四：“20世纪50年代大陆支援普陀教育教
师名录（部分）”。此页采用列表形式，有
238位老师名字列入表中，他们是1950年
7月至1959年9月，由组织派遣或者毕业
分配到普陀小学或中学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的非舟山籍教师，我们称之为“大陆支
援普陀教育的教师”。

普陀教育的发展与大陆支援普陀教
育的教师的奉献是分不开的。大家较为
熟悉的阎受鹏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阎老师任教过小学、初中、高中，担任过
教导主任、校长。阎受鹏老师的自传体
长篇报告文学《跋涉》，我读后感慨万
千。书中，作家砥砺前行，回顾了奉师毕
业来普陀任教的历程，回顾了自己不寻
常的一生。

1950年5月17日，舟山群岛解放，刚
解放不久的舟山百废待兴，海岛学校教
育发展亟需教师。1955年，阎受鹏老师
等30名奉化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湘湖、
锦堂、鄞县、宁海四所师范学校的20多名
毕业生来到了舟山群岛各地任教。

阎老师回忆：“从宁波到舟山乘的是满
脸沧桑老掉牙的‘浙经’轮，摇摇摆摆过横水
洋，把我这个从未乘过船的‘旱地鸭’弄得晕
头转向……”这些大陆来的年轻老师，他们
有的从没坐过船，没有经历过乘船、晕船之
苦，他们为了舟山海岛教育事业，经受了风

浪的考验，也经受了人生旅途中的风雨考
验。

阎受鹏老师等17名奉化师范学校毕
业生被分配到普陀县各小岛任教，阎老
师被分配到六横岛上庄一所古老的关圣
殿里教书。

阎老师在文章中回忆了第一次乘木
帆船去六横岛的经历：“我和陈亨锦、李国
星、邬烈忠及锦师毕业的顾学勇等一起在
沈家门唐家道头乘木帆船去六横岛，上午
八点半乘船，至下午四点左右才靠拢六横
洋山（现在的大岙码头）埠头。途中，小木
船犹如一片秋叶在海上飘荡，驶出沈家门
港我的头就晕。木船随着风向而不停地
调帆拐弯，盘来又旋去，仿佛是个陀螺在
老地方打转。我躺在船板上，身子像一段
木头似的不由自主地随着木船滚来滚去，
左倾右斜而不停地翻动着，折腾得五脏六
腑都挪了位，头疼得像是有人用锤子扎太
阳穴，吐完了早餐的大饼、油条，再吐黄
水，最后连带血丝的胆浆都吐出来了。”

这一批批来舟山支援教育的老师正
是青春勃发，风华正茂。他们不计较学校
环境条件有多艰苦，越到艰苦的地方去工
作，感到越光荣。当时，有的被分配到登
步岛、蚂蚁岛、桃花岛、虾峙岛等小岛任
教，陈啟樑老师被分配到东极黄兴岛教
书，大家都非常羡慕……那个时候，海岛
上的渔、农村办学条件非常差，校舍多数
都建在庙宇，或建在民众的堂屋里，没有
像样的课桌椅。接踵而来的是生活条件
艰苦，教师住在庙宇的厢房，睡的是两条
长凳搁一块门板，有一张棕棚床算是享福

了。吃的是饱一餐，饥一餐，放学后还需
自行烧饭、煮菜，时间来不及了吃冷饭、剩
菜，甚至饿肚子，有的学校离街市商店较
远，加之交通不便，购物也十分困难……
正如阎受鹏老师所写的“大多蹲在六横、
桃花、虾峙等岛的古庙一角，或东奔西走
租民屋，铺盖挪来挪去……”

我所敬佩的陈平文老师（宁波镇海
人），是小学省特级教师。1950年9月来
到普陀从教40年，她编写出版《陈平文应
用题教学》一书，深受小学教师的欢迎。
1987年，她荣获“省劳动模范”称号。
1989年9月，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我所熟悉的有王安邦（宁波人）、陈
亚萍（奉化人）、李明衡（镇海人）、於碧华
（镇海人）、王秀娟（奉化人）、邬孔懋（宁
波人）、杜忠法（嵊县人）等老师几十年如
一日，坚持在六横岛各小学任教，他们对
教育事业始终不渝，鞠躬尽瘁，成为了我
辈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阎受鹏老师曾在六横岛、蚂蚁岛、虾
峙岛教过书，还在1971年11月具体负责
创办虾峙高中学校，并任学校领导，主持
管理学校工作；邢仁招老师从1951年嵊县
师范毕业来到普陀蚂蚁岛任教几十年，后
任沈家门职业中学首任副校长（主持学校
工作）；李国星老师为六横中学首任校长；
毛国荣老师为沈家门小学首任校长等等；
向联谊、陈国辉、蒋荫康等老师为普陀中
学的教育教学作出了贡献……

这一批批来舟山支援教育的老师，
他们为普陀乃至舟山海岛渔农村的中小

学教育奋斗了一辈子，远离家乡，远离亲
人，舟山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阎老师
所著的散文集《山海情絮》写的就是奉化
和舟山两个故乡，在文中写道：“1955年2
月，我踏上了舟山这片土地，可梦里依然
萦回奉化那个小村。我的心哟，一头挂
着海岛，一头挂着故乡。两头是那么沉
重，两头是那么摇晃，两头在霜雪中寒
颤，两头在风雨中飘荡……两头的牵扯，
仿佛是绞肉机，绞得我一根根神经在痉
挛中痛楚，绞得我一缕缕心脉在惊恐中
忧伤……”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1998年上半年一
件事，偶然碰到一位与我同事过的外地
籍老教师，他说，他的母亲病危，可是，学
生正是迎考辅导要紧关头，他毅然决然
放弃去见母亲，把学生和教学放在第一
位，后来母亲逝世了，母亲逝世前还喊着
他的小名。说完他拿出一篇怀念母亲的
文章给我阅读：“母亲，儿子想回老家为
您上坟，可儿子又怕回去。儿子能想见，
老家宅院依旧，老屋依旧，但却没了母亲
的身影，儿子再也见不着母亲了，再也不
能开口叫母亲了，心里痛啊。儿子怕见
那座老院，怕见那座老屋，怕见母亲用过
的一切物件，心痛啊。母亲，异地他乡，
儿子为您焚香烧纸、心香祷祝……”

这一批又一批从大陆来普陀支援海
岛教育的老师们，海岛人不会忘记你们，
今天普陀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你们的艰
辛跋涉与奉献。

普陀教育史册上永远载着你们的名
字，百年流芳……

《普陀教育志》载着他们的名字
□力女


